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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始终很担心，但因为潘金
梅的坚持，女儿也只好由着她。不
过，潘金梅遇到过几次惊险事件，
确实不敢告诉女儿，一是女儿也帮
不上忙，二是怕家里人担心。

“刚开始飞，经验不足，心很急
又很想飞，所以会判断失误。”潘金
梅说，一次因为风向没判断好，起
飞就开始下沉，最后挂到树上，所
幸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起飞时潘金梅感觉
不对，但还是飞了，降落后就被教
练批评了。“教练说，感觉不对就马
上把伞拉倒，不要有侥幸心理。”

现在，已经“单飞”100余次的
潘金梅，越来越谨慎。她有了新的
目标。“我现在拿的是滑翔伞飞行
执照A证，可以‘单飞’，我还想考

B证，这样就可以‘旅飞’了”。潘
金梅说，拿到B证以后，不需要教
练带队，自己也能到其他滑翔伞基
地飞行。

据了解，潘金梅学这个，最大
的开销是每年1.2万元的学费，另
外，初期还需要自己购买滑翔伞等
装备。她说，自己的这把伞是表弟
给的，如果买买估计也要两三万
元。此外就是上山的交通费了，如
果要从山顶飞伞，得先坐车上山，
费用是15元一趟。

潘金梅说，开启“旅飞”就是她
的最终目标。“学习能力和反应能
力毕竟不如年轻的时候。我的原
则是，力所能及，适可而止，开心就
好。”

（浙江老年报 都市快报）

乘风的大姐

68岁的她爱上滑翔伞
看着微信群里教练带伞友“飞”到内蒙古、新疆，潘金梅心里痒痒的。
因为打乒乓球时不慎滑倒，右腿膝盖受伤，潘金梅已经“停飞”3个月。
“玩滑翔伞真的会‘上瘾’，飞的时候，四周很开阔，看看美景，呼吸新鲜空

气，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潘金梅是一名滑翔伞爱好者，今年68岁。

潘金梅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年
轻时在工厂做铝制品产品检验员。退
休后，为照顾丈夫和外孙女，整日忙忙
碌碌。

她的丈夫患有一种罕见病，从
2002年到2012年，整整10年，潘金梅
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期间，外孙女
出生，属于她自己的时间就更少了。

“那段时间作息不规律，心情也不好，
因此得了萎缩性胃炎。”潘金梅说。丈
夫去世后，为了填满空闲时间，潘金梅
爱上了旅游。刚开始跟邻居、朋友一
起出去，后来外孙女大了，就跟女儿一
家自驾游。

“一年四个假期肯定是要出去的，
暑假、‘五一’、‘十一’和春节。”潘金梅
说，国内国外的旅游胜地她几乎玩了
个遍。但是，随着游玩的地方越来越

多，潘金梅对旅游的热情慢慢降温
了。就在这时，表弟带潘金梅去台州
玩了一趟。“我表弟是玩滑翔伞的，那
是我第一次飞。”潘金梅说，虽然飞行
过程不过短短几分钟，操控也完全由
教练完成，但她尝到了甜头。

那次，正好碰到潘金梅现在的教
练孔东林。表弟与孔东林熟识，便帮
她询问，这个年龄是否适合学滑翔
伞。当时孔东林只说如果她感兴趣的
话，可以到海宁大尖山滑翔伞训练基
地找他。

让潘金梅没想到的是，自己会迷
上这项运动。

“我就是想，做什么事开心，我就
去做，没有想得太复杂。”潘金梅说，心
情好，感觉身体也年轻。最近，她刚做
了体检，“报告上指标都正常。”

去年9月，潘金梅来到海宁大尖山
中国滑翔伞训练基地，正式开始滑翔
伞训练。

有些年轻的学员练了一个星期就
开始“单飞”了，潘金梅看了也不着急，
她说，自己这个年纪，跟健壮的小伙子
们是不好比的，凡事还是得按照自己
的身体条件来，不勉强，不逞强。

教练孔东林说，第一次见到她的
时候，觉得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
很多。“说实话，大姐个子挺小的，滑
翔伞也确实是项需要体力的运动，听
说她要学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惊讶
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孔东林
发现，潘金梅很有毅力，很多时候别的
学员都休息了，她还一个人在场上来
回地跑。

孔东林说，来学滑翔伞的以三四
十岁的男性居多，女性本来就少，像潘
金梅这样的更少。

不过，滑翔伞作为一种休闲运动，
在年龄上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只要
身体健康，没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
等，其实都可以尝试。

“最开始的一两个礼拜，背着13公
斤重的装备训练，因为没掌握技巧，用
蛮力去拉去跑，每天训练完，腿抽筋，
身上也被伞绳勒出淤青。”潘金梅说。

但这并不妨碍她继续热爱这项运
动。“我这个人就是倔，决定要学，就不
怕吃苦。”

终于，她盼来第一次单独飞行。
“当时，兴奋多于恐惧。”

“我是潘金梅，检查完毕。”随着教
练发出指令，潘金梅压低重心，双手向
后打开，向前快跑几步，抬起双腿，向
着天空飞去。

“前前后后练了这么久，基本功还
算扎实，心里也有点底了。刚离地的
一刹那，肯定还是有点恐惧的，但是真
的到了天上，我就什么都不想了。”虽
然空中飞翔不过短短5分钟，但足以让
潘金梅忘掉一切烦恼。顺利落地后，
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让她决定成为
滑翔伞基地的终身学员。

为了方便练习，潘金梅在基地附
近租了一间房，月租金500元。“玩滑
翔伞，比出去旅游可省钱多了。而且
这里风景好、空气好，既是运动，也是
玩。”

最让潘金梅开心的是，她认识了
一大群“伞友”，大家都很享受这项运
动带来的快乐。比如两个四五十岁的
伞友，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一到周末
就会到基地来“飞”。还有一
个伞友，平时恐高，站到凳子
上换灯泡都腿抖，但是“飞”起
来反倒不害怕。“我应该是年
龄最大的，但都能跟大家玩到
一起。跟年轻人相处，感觉自
己的思维和心态也越来越年
轻。”潘金梅说。

享受过程 一边运动一边玩

把控风险 飞得越多越谨慎

40岁竟偏头痛26年，“尤其每个
月的那几天最难熬”，蒋女士是毕业班
的班主任，头痛最厉害时会恶心、呕
吐，需卧床休息，严重影响了工作。最
近，她和几位同患偏头痛的老师，来到
三位上海名医在无锡开的易可中医院

“魏氏脑病中心”求医。
“感觉头左边血管跳着痛，尤其刚

来‘大姨妈’那天，痛得头撞墙。”接诊的
是中心专家协作组刘易宗医生，他说蒋
女士属于典型的月经性头痛，围经期会
加重。刘易宗为其把脉问诊后，在中

心带头人、上海曙光医院神经内科原
主任魏江磊教授“头痛方”基础上，结
合自己家传——全国名中医刘惠民医
生的特色针灸，为蒋女士解除疼痛。

刘易宗介绍，治疗顽固性偏头痛，
简单的“活血化瘀”效果差，该中心倡
导魏江磊教授的“活血新概念”，强调

“行气、化瘀、通络”三合一，尤其重用
虫药，这是一般医生不敢用的。此外，
刘易宗擅长“以气御针”，用家传的针
灸法，在通络止痛的同时，增强药物的
吸收。 （江南）

40岁女老师经期偏头痛26年
魏氏脑病“针药并举”治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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